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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味

灯下漫笔

♣ 宋宗祧

东溪流韵唱诗英
中原的山水，比如嵩山，比如洛水，普普

通通，平平凡凡，一般看不出有什么特别之
处；但如果遇到了能够发现美的眼睛，看见的
就是内涵，就是文化，就是人文，蔚为壮观，雄
丽奇瑰，越看越不舍，越看越有味。

嵩山东溪，就是一道细细的水，窄窄的
流，乍看无奇，但如果你的目光穿进了它的灵
魂，就会发现它并不是纯物理意义上的水，而
是诗酵文母。

东溪的水富含文化的营养，好比人体所
需的氨基酸、维生素和矿物质等，是孕育诗人
的温床。历史上，尤其在初盛唐，这里出了不
少超一流诗人，比如宋之问、王维、李颀、岑
参、刘长卿等。有云：看过东溪云，诗追宋之
问；饮过东溪水，就是小王维。

4月末，我循着《水经注》“五渡水”“导源崇
高县东北太室东溪”的古老记载，踏入了嵩山
东溪的叠翠之境。这条发源于太室山的溪流，
恰如其胸前飘逸的领带，与其巨大“喉结”的起
伏相谐振，在花岗岩峡谷间蜿蜒出千年诗意。

清晨的东溪笼罩着乳白色水雾，阳光穿
透松树林的间隙，在墨绿色潭水上投下细碎
的金斑。踩着被游人足迹磨光的磴道逐级而
下，耳畔渐次传来三种水声：上游瀑布的轰隆
如钟鸣，中游湍流的哗啦似磬响，下游浅滩的

叮咚若木鱼——这天然形成的“山水音阶”，
恰如诗歌的平仄，和谐而美妙。

东溪的水，是被天地灵气开过光的。它
从太室山的褶皱里点点渗出来，聚而成流，洗
过大禹手上的老茧，吻过启母暖暖的额头，浸
润过《诗经》里的文字，回应过嵩岳寺悠扬的
钟声。

公元 671 年，东溪出山之后，好像特意在
宋令文宅阶前打了个漩，才像往常一样悠悠
地汇入颍水。当时，宋家人根本看不出这个
漩有什么不同，但觉得家里新添的一个男丁，
出奇的不同寻常。这个孩子不仅极其聪慧，
而且仪貌奇特，特善五言诗。宋令文为他取
名宋之问，也许就是心中有疑问吧。

宋之问的童年，是枕着东溪的歌吟度过
的。父亲宋令文“三绝”的家学，如溪畔的沃
土，滋养着他的诗心。他在溪边的盘石上临
摹《兰亭序》，笔锋起落间，有溪水的灵动；他
对着嵩山、颍水吟哦的平仄韵律里，有松涛的
呼应。东溪的清灵，给了他对自然最本真的
感知——他能听见风穿竹林的频率，能分辨
云影投水的层次，这种对细微韵律的捕捉，为
他后来打磨声律、定型律诗储备了精细、精准
的体验和认知。

当宋之问走出嵩山，走进洛阳、长安的宫

阙，东溪的影子亦然鲜活地出现在他的诗歌
里。应制诗的华丽，是东溪赋予他的色彩敏
感——“花柳含丹日，山河入绮筵”，那明艳、
明丽的色泽，像极了春日东溪边灼灼的山花；

“谷转斜盘径，川回曲抱原”，那奇妙流转的章
法，恰似东溪绕山的蜿蜒。他和沈佺期一起，
在宫宴的笙歌里，把六朝以来的格律诗毛模
粗坯打磨得愈发细密。他们让五言律诗的体
制臻于完善，让七言律诗的新体崭露头角，就
像东溪冲破阻碍，开辟出属于自己的河道。
武则天龙门夺袍，上官氏彩楼评诗，都不仅是
对宋之问文才的认可，更是对他诗歌声律和
谐的肯定——而这份和谐，正是来自东溪。

中年宋之问任职越州，更谪钦州，虽然他
的人生从此跌入万劫不复的深渊，但换个角
度看，却是宋之问诗歌走向的又一个高峰，
而东溪的底色，让他在困境里守住了人格的
尺度和诗歌的温度。在越州他登山涉险，访
察民生，“颇自力为政”，且“置酒赋诗，流布
京师，人人传讽”，史学家韦述称赞他“文章
南渡越”；在大庾岭的瘴气里，他写下“魂随
南翥鸟，泪尽北枝花”。那思乡的泪，和东溪
一 样 清 澈 。 此 时 他 的 诗 ，褪 去 了 宫 廷 的 浮
华 ，多 了 山 水 的 厚 重 与 对 民 生 的 关 切 。 在
《祭禹庙文》里他对民众袒露的同情，在《灵

隐寺》中他显现的壮阔思想境界，都离不开
东溪赋予的灵感。确实，他的诗没有宏大的
历史叙事，大都是山水田园、风物人情及朋
友唱和，然而，奇妙的是，当他加进一点风花
雪月时，就把风流、浪漫推到了极致，把美好
融进了读者的心灵。宋之问用东溪之水把对
山水的热爱，对百姓的体恤写入诗歌，让他
的诗歌走出了宫廷，走进了现实，成了承载
生命之重的巨大磐石。

公元 701 年，继宋之问之后，诗佛王维亦
在东溪之畔出生。更在三四十年之后，王维
顶住政治压力，住进了宋之问留下的辋川别
业。在终南山的南山坳里，王维续写着宋之
问的诗魂。“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的意
境，与东溪的清幽一脉相承；“行到水穷处，坐
看云起时”的悠然，也藏着与宋之问一样的出
世之心。宋之问或许未曾料到，在他离开人
世后，还会有这样一位同乡，继承了他的衣
钵，延续了他的辉煌，创作出了更加脍炙人口
的诗歌，千古流韵，万古流芳。

东溪的水，是宋之问的诗魂，也是大唐山
水诗的根脉。它在岁月里静静流淌，滋养着
一代又一代的文心。而宋之问，这位被历史
误解的诗人，也终将如东溪一般，在泥沙俱下
的时光里，沉淀出最清澈的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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荐书架

♣ 高晓倩

《燃烧的龙舌兰》：不同生命相遇的备忘录

2010年年末，班卓只身前往墨西哥。从小城
圣克里斯托瓦尔的圣母教堂到萨帕塔组织领导
下的自治村庄，从凿井而饮、素衣简食的乌托邦
农场到嬉皮士们绕着火堆叹息与忧伤的彩虹聚
会，班卓好奇的依旧是生动鲜活的人，她与他们
一起劳作、相处、交谈，观察和了解他们的生命历
程：在城乡、民族等身份之间挣扎的玛雅青年塞
列奥，游走四方、追求内心自由的德国人雅布，从
伊拉克战争归来、在乡村独居的“丛林乔治”，偷
渡美国 7年后回到家乡开中餐馆的恩爱夫妻，聪
明、独立、能干的普拉亚女导游们，渴求着爱与被
爱的姑娘塔提和她那半生为激情所困、最终收获
安宁的妈妈阿达……

在与一个个人、一颗颗心的融会中，班卓寻获了
旅行乃至生命本身的意义：透过彼此的敞开与发现，
找到直面并理解黑暗的勇气，在光与暗的交替中抵
达爱与自由。“与其说这是一本旅行记录，不如说是一
卷关于不同时空中不同生命相遇的备忘录。”

《燃烧的龙舌兰》保留了一份珍贵的样本，让
我们回想起还没有智能手机和网友攻略的年代，

“旅行”意味着用行走着的身体去一点点暖化异
乡的风景，把自己融入与芸芸众生交汇的河流。
班卓笔下最动人的细节永远由一张张具体的面
孔构成，旅途中不期然的相遇，留下绵长的挂念
和思考。一个从不提供答案的记录者，让我们记
住“世界”曾经如谜一般充满魅力。

人在旅途

♣ 赵 敏

南太行底色

进入卫辉地界，车在两股窄窄的高速公路间
穿行，一片起伏连绵的山脉在公路左侧映入眼
帘。车窗外，高耸陡峭的壁刃急速地向后退去，
万壑间一抹青葱的底色铺在参差的石崖端。

眼观有一种惊喜，还有一种惊诧。南太行，
刚刚走近你，你就横亘在我心里了。

第二天，登上关山，绝美的自然底色又一次
颠覆了我的审美，让我知道“折腰”二字的深邃含
义，领略到妖娆的大自然天工绝峭。进山的路九
曲十八弯，而南太行的关山是拥有 34平方千米
的国家地质公园，是 25亿年前山崩地裂形成的
地质遗迹奇观。崖台环抱，清溪幽幽，潭水相互
辉映，云峰画廊，一步一惊喜。

地质公园自然珍贵，石柱林、红石峡、一线天，
在飞瀑流泉间把这独特的地貌展现给人间众生。

车向关山的纵深处顽强挺进，山的底色在幽
暗中越来越清晰了。路是 S形的，越来越陡峭，
山石在窄窄的路上随时滚落下来。路离山顶近
了，海拔 1600米，这在中原已是高峻的山脉了。
到达山顶之时，漫山灿黄的连翘花一簇簇一丛
丛，野花的香浸染在大山怀抱里，清冽的味道里
有中药的甘苦、辛辣。连翘是中药材，虽不是那
么名贵，却清热败火，喝一口它煮的茶水，清冽沁
心，凉透肺腑，再舒服不过。可在这里，黄花朵落
满了山崖沟壑，细长的叶儿飞飘在杂棵间，无人
问津，也无人收集起来送到中药铺做药材使用，
落得太多太厚了，就成了花泥。

还有一种色彩在关山的大小岩缝中明晰地
示人，那是灰褐色，这与地质亿万年形成的因果
有直接关系。蜿蜒的S形路边上，亿年的天柱峰

呈现灰褐色，并透出一种暗光，应该是岩石中的
某种物质吧。它像巨人一样立在 S形路基旁迎
接游人。关山是以“观山、观水、观天下”而胜名
的，以地质地貌山水为自然特色，以洞穴石林为
自然景观。果然，从关山顶向下俯瞰，就看到了
水，那是石门水库。水库在观山群中，高 90多
米，立体感极强，山在水中，水在山里，水有动感，
在万壑间流动，水库不大，只有4000多平方米，
景观却是天上人间。每一滴水都藏在山的缝隙
之间，水色碧蓝澄明，莹莹闪光，水在云与山之间
晃动，宛如一幅天然壁画，长卷就挂在半空中。
站在山巅，有身在舟船之感。水动，人也在动，不
知是在天上还是在人间。一个字：“妙！”是啊，这
是太行至尊的灵水世界，那我们就是在天上了，
焉有不妙哉！

低头看，是水色，仰头看，是原始的生态林、
次生林。关山的林涛对整座山的覆盖率在90%
以上，因此，关山也可称原始森林。林涛是写意
式的，天气有小雾，山顶雾开，雾在半山腰，缠在
林间的树枝上。一缕缕白雾缠绕在青葱的林涛

中间，雾在林中是动态的。于是，关山的次生林
就演化成了“观山”的林海，人在灌木林中行走，
就觉得走进了一个纯天然的氧吧，山顶凉意森
森，沁沁然的凉意把游人的心都湿透了，润泽着
无限的诗意，这是自然与人和谐共生的生态现
实，关山成了梦幻仙境。

放眼望去，东南侧的山崖上挂着一溜儿雪白
的瀑布，这瀑布只是窄窄的一小溜儿，不仔细看，
白色的水是静止的，伸头睁大了眼睛看，瀑布周围
雾气弥漫，水珠如丝线一般飘然下落，一缕缕掉入
烟蓝的水库，晕开再消失。再仔细看，瀑布上端的
次生林茂密而缠绕，枝条你萦着我，我绕着你，根
本就看不出那股缥缈的水珠是从哪里流出的。

半山的一面石上有刻字：岩重崖叠，铭志海
陆变迁，著太行史卷，山崩水蚀，雕塑峰石奇观，
著北国画廊。

山顶的一处向阳地里，住着一对老夫妻，老
翁名叫马金龙，老太名叫孟清芝，老两口常年不
下山，守着一座宝山活成了神仙。他们养着一大
群土鸡，一小群山鸡，两只几百斤重的黑山猪。

招待游人，连吃带住一天60元钱，吃小土鸡炖粉
皮再另外拿钱，小土鸡比山下的肉鸡都便宜。吃
黑猪肉的话，地窖里存的有刚宰杀的鲜肉，价钱
也比山下的黑猪肉便宜。79岁的老爷子，还是满
头黑发，老太太腰不弯、腿不疼、耳不聋、眼不
花。房前房后还种了几十种中药材。问老爷子
每年收入多少，老爷子说一个数不止，十多万
元。我们看到这老两口时，两人正对着阳光，扶
着双缸洗衣机在院子里洗衣服。人的底色与山
的底色自然就契合了。

中午，我们落脚在山中的农家院吃饭。石桌
上，一盘出水的香椿芽，一大盆带浓汤的土鸡炖
粉皮，一盘过水的凉拌蒲公英，一盘韭菜炒鸡
蛋。等饭的时候，我们游览了农家院满栽鲜花的
苗圃。春末的景色熙熙攘攘地把院落点缀得景
明春深，一树的山荆子美得妖娆无双，雪白的梨
花一树又一树开满枝丫。一阵又一阵温润的小
风吹来，让我们舒心舒意的同时，还有一种在世
外仙山梦游的空灵之感。

底色，是南太行每一处景致最美妙的原色。
原色是人类生态最纯的天然之色，底色不变，生
态的绿色就会绵长不变，人类生命的本原就会绵
延不息，生命存活的意义才大如天地，天地与人
类共存，才是生命的福分。

关山只是南太行众多妙景中的一处胜景。
只要你去了南太行，就会感受到生命在生态的滋
养下茁壮地存活，不只惬意，更多的是万类霜天，
心境悦然。

一行人在山之巅，在连翘花间照了一张立体
照，与关山底色恰相吻合，人仿佛就在云中飘动了。

退休后很少远行，除了到近处转转，就是
锻炼身体、看看书。

老家巩义地处郑洛之间，最有名的景区是
康百万庄园，我去过几十次，知道这是有故事的
景点。我看完本地作家古野写的长篇小说《大
商赋》，又去图书馆借来李佩甫的名著《河洛
图》，沉浸在两个作家构思的故事里。两部小说
描写的都是河洛康家，讲的都是康百万家族靠

“留余”精神经商致富兴盛十二代、历经 400年
的财富神话，但两部小说切入点不同，演绎的故
事不同，让我真正感受到了文学的魅力。

陈彦的长篇小说《主角》，精彩的故事、有
趣的语言让我着迷。我向妻子推荐这本书，她
看了也同样着迷。两个人争着看一部小说，我
只好去市图书馆又给妻子办了一张借书证，再
借回来一套《主角》，两人边看边交流，共享好
书带来的乐趣。我把看《主角》的体会说给一
位朋友，他借来一看也感觉精彩，又见面时，他
说他把书中一段幽默的对话念给夫人听，两个
人在家笑得前仰后合，看来，好书也能让家庭
其乐融融。

徐怀中的《牵风记》把我带入新中国成立
前夕晋冀鲁豫野战军千里挺进大别山的战争
场面，感受着青年女学生投奔延安、在战争中
经受的甘苦。刘亮程的《捎话》虽然读起来有
点苦涩，但这部书确有它的精彩之处。这个春
天，看过的每一本书都给我留下深刻记忆。

上班时节奏快，最多看看报纸，没时间看
书，下班时间也忙于应酬。退居二线后，我到
单位职工书屋借书，看了好多本茅盾文学奖作
品，莫言、贾平凹等人的小说看了不少，充实了
生活。两年前退休后，不想再去单位，就去市
里的图书馆借书。一问才知，办借书证需要交
100元押金，只要现金，还需出示身份证，关键
问题是当时没证，要等有人退证了才行。无奈
只好遗憾离开。从此，好长时间再没有去过图
书馆。其实，家里也买了好多书，因为没有还
书时间限制，总是不能集中精力阅读。

去年底，我路过图书馆，鬼使神差又走了
进去，这一次我收获的满是感动。工作人员非
常热情，借书程序已经数字化，老借书证已作
废，押金全部退还。工作人员把我的身份证放
在机器上，按照提示输入手机号，含有芯片的
借书证就生成了，一次可以借两本，借阅时间
一个月。我拿着借书证让管理员查书的位置，
查出来后写在一张小纸条上，我找到书后，有
志愿者立即上前帮我办理借书手续，并教我学
会了借书、还书的自助操作程序。我感受着看
书人沉浸阅读的轻松氛围，体验着志愿者提供
的优质服务，激动着城市的文明气息，心里是
暖暖的小幸福。

♣ 王宏治

春日读书

春风一吹，田埂边、地头旁的菊花尖就蹭蹭
冒芽了，嫩生生的绿，沾着晨露，看着就喜人。

这菜算不上什么稀罕物，却是我们全家人
最爱的春味，不起眼却有嚼头，营养还足，嫩茎
嫩叶里藏着菊苷、维生素这些好东西，吃起来
清清凉凉的，解燥又败火，每年春天的餐桌，少
了它总觉得少点滋味儿。

往年都是清明前后，公公婆婆挎着小篮子去
小区附近的山上掐菊花尖，专挑最嫩的顶梢掐，
回来择干净，清水冲几遍，沥干了撒点盐揉一揉，
把涩水揉出来，再切碎了拌上醋、花生碎和香油，
简简单单一盘凉拌菜，配着热乎乎的玉米粥，那
叫一个爽口。我每次都能就着这菜多喝半碗粥，
春日清晨的舒坦，全在这一口家常味儿里。

今年雨水特别足，地里的菊花尖长得格外
旺，三月中旬就吃上，比往年早了小半个月。
还是公公婆婆去掐的嫩尖，脆生生地带着泥土
味儿，只是今年婆婆琢磨出了新吃法——跟着
抖音学做菊花尖鸡蛋饺子，纯素的馅，吃着比
肉饺还鲜。

做这饺子，馅料是关键。菊花尖得先焯
水，几秒钟就捞出来，过遍凉水，挤干水分再剁
成碎末，水分挤得越干，包的时候饺子皮才不
会破。土鸡蛋打散，放一点点盐，热锅少油摊
成薄薄的蛋皮，放凉后也剁成碎，跟菊花尖拌
在一起。调味不用复杂，撒点葱花，滴几滴生
抽提鲜，再来一勺香油，顺着一个方向搅和匀，
馅料就成了，清清爽爽的菜香混着蛋香，闻着
就流口水。

公公擀饺子皮的手艺没得说，薄厚刚好，
捏出来的褶子也匀溜。婆婆说：“包的时候别
放太多馅，不然煮的时候容易露馅。”一个个小
巧的饺子码在盘子里，绿莹莹的馅儿透着皮，
看着就好吃。水烧开下饺子，等饺子浮起来，
再点两次凉水，煮到皮软馅熟，捞出来直接吃，
不用蘸料，吃的就是原汁原味。

咬开薄薄的饺子皮，鲜汁先在舌尖化开，
菊花尖的嫩脆裹着蛋皮的香，一点苦涩味儿都
没有，清清爽爽的，吃多了也不腻。一家人围
在桌子旁，一人一碗热饺子，边吃边唠家常，孩
子也吃得欢，直说这菊花尖鸡蛋饺子，比肉馅
的还好吃。

正如汪曾祺所说：“四方食事，不过一碗人
间烟火。”这普普通通的菊花尖，就是咱老百姓
餐桌上最鲜活的人间烟火。它不金贵，却藏着
春日的鲜，裹着家人的用心，从凉拌小菜到鸡
蛋饺子，不过是换了种吃法，那份融在烟火气
里的温暖与踏实，从来没变过。一口新鲜的菊
花尖，尝尽春日美好，也品透了家常日子里最
简单的幸福。

♣ 李伟花

春菜菊花尖

人与自然

♣ 高长见

布谷声声闹春耕
清晨去公园散步，空气湿润清新，鸟儿在

枝头叽叽喳喳地鸣叫。蓦地，几声“布谷——
布谷——”的啼鸣穿透薄雾，悠远而有力地在耳
畔响起。这熟悉的声音，一下子让我想起了小
时候在布谷鸟的叫声里，参与乡间劳作的情形。

谷雨时节，春雷隐隐，细雨蒙蒙，山间早
已一片葱茏。夏候鸟从南方陆续归来，布谷
鸟更是如期而至。它是乡村的精灵，农人的
信使，叫声清脆悦耳，婉转悠扬，穿透力极强，
钻过树林，越过河流，响彻了暮春的山谷、田
野。整个村庄，便在这声声催促里苏醒过来，
农人也开始忙碌起来。

“谷雨布谷叫，催人忙播种。”布谷鸟的叫
声，是催促农人播种的集结号。农人听到布
谷鸟的叫声，就知道该犁地播种了，比家里的
老皇历还准。

一声布谷啼，一犁春雨细。父亲搬出歇息
了一冬的犁铧，拂去上面的灰尘，把犁面擦得
明晃晃的。吃了一冬干草的老黄牛，走出圈
棚，伸了个懒腰，听话地跟在父亲身后下了地。

春耕的田野，是一幅流动的画卷。当清
晨的第一缕阳光穿透薄雾洒在田野，一天的
忙碌便开始了。耕牛拉着犁缓缓前行，身后
留下一道道深深的犁沟。男人们扶着犁把，
嘴里吆喝着，手中执着长鞭，高高举起却舍不
得落下。女人们挎着篮子，跟在后面，时而弯
腰捡拾翻犁出来的地蛹或土蚕。最快乐的还
是孩子们，他们在田间地头追逐嬉戏，捉蚂
蚱、捕蝴蝶，有时也帮忙搬运农具。

犁铧踏过熟睡了一冬的土地，泥土翻卷如
浪，散发着特有的芬芳。阳光洒在上面，泛着
耀眼的光芒。远处山坡上一片葱茏，小溪里的
水潺潺流淌。布谷鸟的叫声或远或近、或高或
低，与农人的欢笑、牛的哞哞、犁铧破土的声音
交织在一起，成为暮春里最和谐的乐章。

耙地时，为了减轻耙的重量让牛省些力，
父亲会让我蹲在耙上，他在一旁赶着牛。我
双手紧攥靶绳，两脚踩在横梁上，身子尽量往
下蹲，一动也不敢动。那紧张又兴奋的感觉
现在仍记忆犹新。等土地平整完毕，父亲会
带着我，在新翻的土地上点种玉米。我问父
亲为啥这时候播种，父亲笑呵呵地说：“你听，
布谷鸟在催着呢，布谷就是播谷。”我抬起头，
听着远处山林间“布谷——布谷——”的鸣
叫，再看看田野里到处忙碌着的人畜，似乎明
白了父亲的话。

布谷鸟不仅送来了春耕的信号，也送来
了播种的希望。还记得那时撒谷种的时候，
父亲总是提前把秧母田整成畦。布谷鸟一
叫，他就挑着谷种来到田边，把谷种均匀地撒
在畦里，不一会儿，田里就一片金黄。小河的
水顺着渠沟缓缓流入田中，中午阳光充足、温
度升高时就将田中的水放掉；到了晚上太阳
下山之后再引水入田，防止夜里温度低冻着
谷种。那时候我不懂调节水分和温度的道
理，但总是蹦跳着走在大人的前面，抢着去动
那个简易的小水闸。

谷雨前后种瓜点豆。布谷鸟一叫，母亲
就从屋里的罐子中取出种子，在房前屋后种
植南瓜、眉豆、丝瓜、豆角，再细心浇水照料，
一年四季全家的菜都是靠它们。我也会拿着
小铲子在院里院外种下向日葵、蓖麻籽，每天
都给它们浇水，还会时不时地跑过去看看，希
望它们能尽快发芽长大。

布谷鸟是人们内心深处所爱戴、尊重
的。虽然布谷鸟也啄食柞蚕，但是人们只是
用烟熏、立假人等方法来赶走它，并没有真正
伤害过它。它的叫声仿佛农家最天然的“时
令钟”一般，催促着人们顺从天时、耕地播
种。在布谷鸟的叫声中，人们播下希望的种
子，期待秋天的收获。此时的田野间，麦苗拔
节、油菜花黄，一片勃勃生机。

想想我们的祖先是多么聪明智慧，他们
见春日天气渐暖、降雨增多，布谷鸟飞鸣于田
头桑间，不断发出“布谷——布谷——”的啼
声，便把它当作催促耕种的信号。于是，“布
谷鸟”的称谓与独特的文化意象便诞生了。

春耕布谷鸣，山行寻诗香。历代文人墨
客留下了诸多关于布谷鸟的佳作：杜甫的“田
家望望惜雨干，布谷处处催春种”，怜农爱农
之情跃然纸上；李白用简单的“日出布谷鸣，
田家拥锄犁”，勾勒出一幅热闹的春耕图；明
人李东阳笔下“春雨园林布谷声，声声不住劝
春耕”，把布谷啼鸣描绘得栩栩如生；清代姚
鼐的“布谷飞飞劝早耕，舂锄扑扑趁春晴”，字
里行间都是春日的忙碌与希望。

布谷声声春耕忙。季节轮回，布谷鸟终
会离去，但它的啼声却永远回荡在这片土地
上，刻在农人的记忆里，藏在岁月的肌理中。
让我们聆听它的鸣叫，吟读这些动人的诗篇，
用双手耕作自己的生命之田，收获属于自己
的丰盛与美好。

心香一瓣


